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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 书

［明］ 李温陵 著



【藏书导读】

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凝一生心血之作；一位以七

十高龄在狱中自刎的思想家最杰出的著作；一位以特立卓行

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的悲剧人物凄怆之作；一部不容于当世

而屡被禁止之作；一部牺牲自我的著作。“李氏《焚书》，人

挟一册，以为奇货”。

《焚书》是一部诗文集，全书共分六卷，包括《书答》、

《杂述》、《读史》及诗歌几个部分。貌似纷杂，其实经过有

意识的选择。如书信部分，大多为与人往还论学之作。正如

作者在《答焦漪园》中说：“《李氏焚书》，大抵多因缘语、

忿激语，不比寻常套语。”因而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多方面反

映作者的政治、哲学及社会思想的著作，是了解李贽思想学

说的基本资料。

《焚书》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和批判精神。反对作为

统治思想的儒学传统的禁锢，提倡独立思考，主张每个人都

有从自身生活体验来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权力。李贽不为世俗

所容，死于非命；《焚书》不能为世所容，一再禁毁，实在

是中国的悲剧。

李卓吾自刻自藏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李贽（公元员缘圆苑年—员远园圆年），号卓吾，又号宏甫、温
陵居士，泉州晋江（今属福建）人。少年读书，即不喜当时

作为科举文章依据的朱熹所注经书，深以为怪。勉强应试，

考中举人，即不再应进士考试，二十多年间，历任各种低微

官职，最后任云南姚安太安。因厌恶官场生活，五十四岁时

辞官。不愿还乡，恐为家族所累，客游于湖北黄安、麻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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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等地，著书讲学，广泛交游。李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

想家，中年以后接受王守仁学派和禅学的影响，而更趋于尖

锐激烈，富于批判精神。他公开以“异端”自居，反对“存

天理、灭人欲”的道学思想，强调人欲的合理性，肯定“好

货好色”是人之常情，认为“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”；反

对对孔子等所谓“圣贤”的盲目崇拜，主张独立思考，不以

前人之是非拘囿今人之思想；对各种封建道德教条，敢于大

胆揭露其荒谬或偏颇，对当代的假道学、伪君子，抨击尤为

深刻辛辣。在文学方面，主张创作必须从“绝假存真”的

“童心”出发，抒写个人的胸怀，并重视戏曲、小说在文学

上的地位。他的思想学说，集中代表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

期在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新思潮，对封建思想传统造成有力的

冲击。李贽本人因此受到守旧的统治集团的仇视，被加以

“敢倡乱道、惑世诬民”的罪名，逮捕下狱。在狱中倔强不

屈，无所畏惧。后用剃发刀割喉自杀，死前自书一纸，曰：

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”

李贽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。他一生藏书无数，善

写书评，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中，有许多都被标上了

“李卓吾藏书”的字样。他既是《焚书》的作者，也是首位

私刻收藏的藏书家。

—猿—



焚书卷四

杂 述

解 经 题

《大佛顶》者，至大而无外，故曰大；至高而莫能上，

故曰顶。至大至高，唯佛为然，故曰《大佛顶》也。夫自古

自今，谁不从是《大佛顶》如如而来乎？但鲜有知其因者

耳。能知其因，如是至大，如是至高，则佛顶在我矣。然何

以谓之至大？以无大之可见，故曰至大也。何以谓之至高？

以无高之可象，故曰至高也。不可见，不可象，非密而何？

人唯不知其因甚密，故不能以密修，不能以密证，而欲其决

了难矣。岂知此经为了义之密经，此修为证明之密修，此佛

为至大至高，不可见，不可象，密密之佛乎？此密密也，诸

菩萨万行悉从此中流出，无不可见，无不可象，非顽空无用

之比也。是以谓之《首楞严》。《首楞严》者，唐言究竟坚固

也。究竟坚固不坏，则无死无生，无了不了之人矣。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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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决疑论前

经可解，不可解。解则通于意表，解则落于言诠。解则

不执一定，不执一定即是无定，无定则如走盘之珠，何所不

可。解则执定一说，执定一说即是死语，死语则如印印泥，

欲以何用也？

此书千言万语，只解得《心经》中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

色”两句经耳。经中又不曰“是故空中无色”乎？是故无色

者众色之母，众色者无色之色，谓众色即是无色则可，谓众

色之外别无无色岂可哉！由此观之，真空者众苦之母，众苦

者真空之苦，谓真空能生众苦则可，谓真空不能除灭众苦又

岂可哉！盖既能生众苦，则必定能除灭众苦无疑也。众苦炽

然生，而真空未尝生；众苦卒然灭，而真空未尝灭。是以谓

之极乐法界，证人此者，谓之自在菩萨耳。今以厌苦求乐者

谓之三乘，则《心经》所云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”，

又云“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”者，皆诳语矣。

十法界以佛界与九界并称，岂可即以娑婆世界为佛界，

离此娑婆世界遂无佛界耶？故谓娑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，谓

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亦可也。非厌苦，谁肯发心求乐？非

喜于得乐，又谁肯发心以求极乐乎？极乐则自无乐，无乐则

自无苦，无挂碍，无恐怖，无颠倒梦想。非有苦，有挂碍，

有恐怖，有颠倒，而见以为无也。非有智有得，而见以为无

得也。非有因有缘，有苦有集，有灭有道，而强以为无苦、

集、灭、道也。非有空有色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而强以为空

中无色，无眼耳鼻舌身意也。故曰：“但有言说，皆无实

义。”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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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，言教也。圣人不得已而有言，故随言随扫，亦恐

人执之耳。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则愿力慈悲尤相之大

者，生死之甚者，而可藉之以为安，执之以为成佛之根本

乎？凡有佛，即便有愿，即便有慈悲。今但恐其不见佛耳，

不患其无佛愿，无慈悲心也。有佛而无慈悲大愿者，我未之

见也。故有佛，即便有菩萨。佛是体，菩萨是用；佛是主人

翁，菩萨是管家人；佛是圣天子，菩萨是百执事。谁能离

得？若未见佛而徒兴假慈悲，殆矣！

解 经 文

晦昧者，不明也。不明即无明。世间有一种不明自己心

地者，以为吾之真心如太虚空，无相可得，祗缘色想交杂，

昏扰不宁，是以不空耳。必尽空诸所有，然后完吾无相之

初，是为空也。夫使空而可为，又安得谓之真空哉！纵然为

得空来，亦即是掘地出土之空，如今之所共见太虚空耳，与

真空总无交涉也。夫其初也，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为空；其

既也，反以为空之故，益晦暗以不明。所谓晦暗，即是晦

昧，非有二也。然是真空也，遇明白晓了之人，真空即在此

明白之中，而真空未始明白也。苟遇晦暗不明之者，真空亦

即在此晦暗之中，而真空未始晦暗也。故曰：“空晦暗中。”

唯是吾心真空，特地结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，本欲为空，而

反为色，是以空未及为而色已暗结矣。故曰：“结暗为色。”

于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，杂吾特地为空之妄想，而身相

宛然遂具，盖吾此身原从色想交杂而后有也。

既以妄色妄想相交杂而为身，于是攀缘摇动之妄心日夕

屯聚于身内，望尘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，如冲波逐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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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，无有停止，其为昏扰扰相，殆不容以言语形状之矣。是

谓心相，非真心也，而以相为心可欤！是自迷也。既迷为

心，则必决定以为心在色身之内，必须空却诸扰扰相，而为

空之念复起矣。复从为空结色杂想以成吾身，展转受生，无

有终极，皆成于为空之一念，始终晦昧之无明故耳。夫既迷

为心，是一迷也。复迷谬以为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内，必须

空却此等心相乃可。嗟嗟！心相其可空乎！是迷而又迷者

也。故曰：“迷中倍人。”岂知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，遍而大

地，并所见之太虚空等，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。是

皆尽相自然，谁能空之耶？心相既总是真心中所现物，真心

岂果在色身之内耶？夫诸相总是吾真心中一点物，即浮沤总

是大海中一点泡也。使大海可以空却一点泡，则真心亦可以

空却一点相矣，何自迷乎？

比类以观，则晦昧为空之迷惑，可破也已。且真心既已

包却色身，洎一切山河虚空大地诸有为相矣，则以相为心，

以心为在色身之内，其迷惑又可破也。

念佛答问

小大相形，是续鹜短鹤之论也。天地与我同根，谁是胜

我者；万物与我为一体，又谁是不如我者。我谓念佛即是第

一佛，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也。如谓念佛及释迦

权宜接引之法，则所谓最上一乘者，亦均之为权宜接引之言

耳。古人谓佛有悟门，曾奈落在第二义，正仰山小释迦吐心

吐胆之语。后来中峰和尚谓学道真有悟门，教人百计搜寻，

是误人也。故知此事在人真实怕死与不耳。发念苟真，则悟

与不悟皆为戏论，念佛参禅总归大海，无容着唇吻处也。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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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途与共后语

弱侯之言，盖为未得谓得者发耳。若方子及犹为勇往之

时，岂宜以此言进之哉！然吾闻学者未得谓得真不少也，则

即进之以此言亦宜。夫世间功名富贵，最易埋没人。余老

矣，死在旦夕，犹不免近名之累，况当热闹之场，擦粉涂额

以悦于人，而肯究心生死，视人世繁华极乐以为极苦，不容

加乎其身，余又安所求于世也？盖生死念头尚未萌动，故世

间参禅学道之夫，亦只如此而止矣。则有鼻孔辽天者，亦足

奇也，我愿弱侯勿太责之备也。姑置勿论，且摘弱侯叙中

语，以与侯商何如？

侯谓声音之道可与禅通，似矣。而引伯牙以为证，谓古

不必图谱，今天必硕师，傲然遂自信者，适足以为笑，则余

实不然之。夫伯牙于成连，可谓得师矣，按图指授，可谓有

谱有法，有古有今矣。伯牙何以终不得也？且使成连而果以

图谱硕师为必不可已，则宜穷日夜以教之操，何可移之海滨

无人之境，寂寞不见之地，直与世之蒙者等，则又乌用成连

先生为也？此道又何与于海，而必之于海然后可得也？尤足

怪矣！盖成连有成连之音，虽成连不能授之于弟子；伯牙有

伯牙之音，虽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连。所谓音在于是，偶触

而即得者，不可以学人为也。蒙者唯未尝学，故触之即契；

伯牙唯学，故至于无所触而后为妙也。设伯牙不至于海，设

至海而成连先生独与之偕，亦终不能得矣，唯至于绝海之

滨，空洞之野，渺无人迹，而后向之图谱无存，指授无所，

硕师无见，凡昔之一切可得而传音，今皆不可复得矣，故乃

自得之也。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，指授之外者，而又乌用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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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连先生为耶？然则学道者可知矣。明有所不见，一见影而

知渠；聪有所不闻，一击竹而成偈：大都皆然，何独蒙师之

与伯牙耶？

吾愿子及如蒙师，弱侯如居海上者，于是焉敬以书其

后，而题曰《征途与共》以归之。与共者，与共学也。子及

以纯甫为可与，故征途日与之共学。倘真可与共，则愿并以

此语与之可。

批下学上达语

“学以求达”，此语甚不当。既说离下学无上达，则即学

即达，即下即上，更无有求达之理矣，而复曰“求达”，何

耶？然下学自是下学，上达自是上达，若即下学便以为上

达，亦不可也。而乃曰“学以求达”，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，

抑别有求达之学耶？若即学求达，当如前诘；若别有求达之

学，则剜肉作疮，尤为揠苗之甚矣。故程伯子曰：“洒扫应

对，便是精义入神。”曰“便是”，则是即学即达也。然又

曰：“人须是识其真心。”夫真心不可以识识，而可以学求

乎”不可以学求，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，故谓学以求达者

非也。离学者亦非，即学者亦非，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，

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。不曰“即学即达”，不曰“离

学而达”，亦不曰“学以求过，”而但曰“下学而上达”，何

其意圆语圆，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。今观洒

扫应对，虽下愚之人亦能之，唯不能达乎其上，是以谓之下

学也，是以谓之百姓也，是以谓之鄙夫也，是以谓之凡民

也，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。至于精义入神，则自然上达矣。

上达，则为聪明圣智，达天德之人矣。是以谓之曰“形而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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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”也，谓之曰“可以语上”也，谓之曰“君子上达”也。

虽颜子大贤，犹曰“未达一间”，曰“其殆庶几”，况他人

哉！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，自谓惟天知者，信痛悼之极矣。

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而不知，则便是见之为仁智，而能上达

者其谁也？夫学至上达，虽圣人有所不知，而凡民又可使知

之乎？故曰：“吾有知乎哉。”虽圣人有所不能，而凡民又可

使能之乎？故曰：“民鲜能久矣。”民之所以鲁能者，以中庸

之不可能也，非弃之也。然则下学者，圣凡之所同。夫凡民

既与圣人同其学矣，则谓满街皆是圣人，何不可也？上达

者，圣人之所独，则凡见之为仁智，与日用而不知者，总是

不达，则总是凡民明矣。然则自颜子而下，皆凡民也。可畏

也夫！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、赐之前可得耶？

书方伯雨册叶

楞严，唐言究竟坚固也。究竟坚固者是何物？此身非究

竟不坏也，败则归土矣。此心非究竟不坏也，散则如风矣。

声名非究竟不坏也，天地数终，乾坤易位，古圣昔贤，载籍

无存矣，名于何有，声于何寄乎？切须记取此一着子：何物

是坚固？何年当究竟？究竟坚固不坏是真实语，是虚谬语？

是诳人语，是不诳人语？若诳人，是佛自诳也，安能诳人。

千万参取！

读若无母寄书

若无母书云：“我一年老一年，八岁守你，你既舍我出

家也罢，而今又要远去。你师当日出家，亦待终了父母，才

出家去。你今要远去，等我死了还不迟。”若无答云：“近处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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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亲。”母云：“三病两痛自是方便，我自

不欠挂你，你也安心，亦不欠挂我。两不欠挂，彼此俱安。

安处就是静处，如何只要远去以求静耶？况秦苏哥从买寺与

你以来，待你亦不薄，你想道情，我想世情。世情过得，就

是道情。莫说我年老，就你二小孩子亦当看顾他。你师昔日

出家，遇荒年也顾儿子，必是他心打不过，才如此做。设使

不顾，使他流落不肖，为人笑耻。当此之时，你要修静，果

动心耶，不动心耶？若不动心，未有此理；若要动心，又怕

人笑，又只隐忍过日。似此不管而不动心，与今管他而动

心，孰真孰假，孰优孰劣？如此看来，今时管他，迹若动

心，然中心安安妥妥，却是不动心，若不管他，迹若不动，

然中心隐隐痛痛，却是动心。你试密查你心：安得他好，就

是常住，就是金刚。如何只听人言？只听人言，不查你心，

就是被境转了。被境转了，就是你不会安心处。你到不去住

心地，只要去住境地。吾恐龙潭不静，要住金刚；金刚不

静，更住何处耶？你终日要讲道，我今日与你讲心。你若不

信，又且证之你师，如果在境，当住金刚；如果在心，当不

必远去矣。你心不静，莫说到金刚，纵到海外，益不静也。”

卓吾子读而感曰：恭喜家有圣母，膝下有真佛。夙夜有

心师，所矢皆海潮音，所命皆心髓至言，颠扑不可破。回视

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，不中理也。又如说食示人，安能饱

人，徒令傍人又笑傍人，而自不知耻也。反思向者与公数

纸，皆是虚张声势，恐吓愚人，与真情实意何关乎！乞速投

之水火，无令圣母看见，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。又

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，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，则人

人皆晓然去念真佛，不肯念假佛矣。能念真佛，即是真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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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，纵然不念一句“弥陀佛”，阿弥陀佛亦必接引。何也？

念佛者必修行，孝则百行之先。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，岂阿

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？决无是理也。我以念假佛而求见阿弥

陀佛，彼佛当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弥陀佛乎？必定亦只是寻常

孝慈之人而已。言出至情，自然刺心，自然动人，自然令人

痛哭，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，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。

耿楚倥先生传

先生讳定理，字子庸，别号楚倥，诸学士所称八先生是

也。诸学士咸知有八先生，先生初不自知也。而此称《楚倥

先生传》，何也？夫传者，所以传也。先生初不待传，而此

复为传以传之，又何也？盖先生初不待传，而余实不容不为

先生传者。按先生有德不耀，是不欲耀其德也；有才无官，

是不欲官其才也。不耀德，斯成大德矣；不用才，始称真才

矣。人又乌能为先生传乎？且先生始终以学道为事者也。虽

学道，人亦不见其有学道之处，故终日口不论道，然目击而

道斯存也。所谓虽不湿衣，时时有润者也。

庄纯夫曾告我曰：“八先生云：‘吾始事方湛一。湛一本

不知学，而好虚名，故去之。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，

复能收视返听，得黑漆无入无门之旨于心隐，乃始充然自

足，深信而不复疑也。唯世人莫可告语者，故遂终身不谈，

唯与吾兄天台先生讲论于家庭之间而已。’故亦遂以天台为

师，天台亦自谓吾之问学虽有所契，然赖吾八弟之力为多。

子庸曾问天台云：‘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虽同是论学

之书，未审何语最切？’天台云：‘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。’

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。”余当时闻之，似若两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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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者。夫人伦之至，即未发之中，苟不知未发之中，则又安

能至乎？盖道至于中，斯至矣。故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。”又

曰：“无声无臭至矣。”

岁壬申，楚倥游白下，余时懵然无知，而好谈说。先生

默默无言，但问余曰：“学贵自信，故曰‘吾斯之未能信’。

又怕自是，故又曰‘自以为是，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。’试

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？”余时骤应之曰：“自以为是，故不

可与人尧、舜之道；不自以为是，亦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。”

楚倥遂大笑而别，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。余自是而后，思

念楚倥不置，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。丁丑入滇，道经团风，

遂舍舟登岸，直抵黄安见楚倥，并睹天台，便有弃官留住之

意。楚倥见余萧然，劝余复入，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

黄安，而因与之约曰：“待吾三年满，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

来为居食计，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。”楚倥牢记吾言，教戒

纯夫学道甚紧；吾女吾婿，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

矣。

嗟嗟！余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！既三年，余果来归，

奈之何聚首未数载，天台即有内召，楚倥亦遂终天也！既已

戚戚无欢，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“人伦之至”一语在心，时

时恐余有遗弃之病；余亦守定“未发之中”一言，恐天台或

夫窥物始，未察伦物之原。故往来论辩，未有休时，遂成捍

格，直至今日耳。今幸天诱我衷，使余舍去“未发之中”，

而天台亦遂顿忘“人伦之至”。乃知学问之道，两相舍则两

相从，两相守则两相病，势固然也。两舍则两忘，两忘则浑

然一体，无复事矣。余是以不避老，不畏寒，直走黄安会天

台于山中，天台闻余至，亦遂喜之若狂。志同道合，岂偶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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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！然使楚倥先生而在，则片言可以折狱，一言可以回天，

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，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！设使未十年而

余遂死，余终可以不化耶，余终可以不与天台合耶！故至次

日，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，而先生之墓木拱矣。余既

痛九原之不可作，故特为此传，而连书三纸以贻之：第一纸

以呈天台，志余喜也。第二纸付汝念、汝思，使告而焚之先

生之坟，志余恨也。第三纸特寄子健于京，志余喜而且恨，

恨而又喜也。盖子健推爱兄之心以及我，要谓无所不至矣。

故为传传余意以告先生云。

敬少时多病，贪生无术，藉楚倥兄介绍，得受业于耿天

台先生之门。先生虽知余学沉于二氏，然爱余犹子也。继因

往来耿宅，得与李卓吾先生游，心切师事之。两先生以论道

相左，今十余年矣。敬居其间，不能赞一辞，口含黄药，能

以气向人乎？唯恨楚倥兄早逝耳。三日前，得楚倥长郎汝念

书。汝念以送庄纯夫到九江，专人驰书白下，报喜于余云：

“两先生已聚首，语甚欢契。”越三日，则为十二月二十九，

余初度辰也，得卓吾先生寄所著《楚倥先生传》，述两先生

契合本末且悉。余读之，不觉泪下曰：“两先生大而化矣，

乃适以今日至，岂非余更生辰耶，抑楚倥先生复作也！”因

手书而梓之。板成，以付汝念及余婿汝思。周思敬跋。

附 周友山为僧明玉书法语

周思敬

万寿寺僧明玉，事温陵李长者日久矣。长者本为出世故

来此，然世人方履人间世，日夜整顿人世事尚无休时，而暇

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？虽出家儿犹然，何况在家者。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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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长者性方行独，身世孤单，生平不爱见俗人，闻俗语，以

故身世益孤。唯爱读书。读书每见古忠臣烈士，辄自感慨流

涕，故亦时时喜闻人世忠义事。不但以出世故来见长者，长

者方喜之；若或有以真正的实忠义事来告，长者亦无不喜

也。是故明玉和尚喜以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无用事告长者云：

“兴福寺，古刹也。无用，方僧也。无用游方来至其寺，悯

寺僧之衰残，忿居民之侵害，持竹枪连结果一十七条性命，

然后走县自明，诣狱请死。县令怜之，欲为出脱，无用不

从，遂即自刎。寺僧感其至性，能以身护法，以死卫众，遂

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。至今直寺者守其规程，不敢少犯。”

长者闻之，欢喜无量，叫明玉而言曰：“尔莫轻易说此僧也。

此僧若在家，即真孝子矣；若在国，则真忠臣矣；若在朋

友，则直义士矣；能肯学道参禅，则真出世丈夫，为天人师

佛矣。可轻易也耶！盖天地间只有此一副真骨头耳。不问在

世出世，但有此，百事无不成办也。”

明玉之告长者，并长者之语明玉如此。今年春，明玉为

兴福寺直岁僧来求法语于余，余因以得闻长者之语，遂语明

玉曰“即此是法语矣，又何求乎？苟直岁僧闻此语，则能念

祖德也，继继绳绳，山门不坠矣，苟合寺僧闻此语，则毋忘

祖功也，岁岁年年，规程一如矣。况因此得闻长者之风，顿

时出世大事乎？明玉可即以此语登之于轴，悬之于直寺方丈

之室，庶几合寺僧众，云游道侣，过而读焉。或有真正骨头

者，急来报我，我将携以见长者，俾长者不至孤单也。”

题关公小像

古称三杰，吾不曰萧何、韩信、张良，而曰刘备、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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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、关公。古称三友，吾不曰直、谅与多闻，而曰桃园三结

义。呜呼！唯义不朽，故天地同久，况公皈依三宝，于金仙

氏为护法伽蓝，万亿斯年，作吾辈导师哉！某也四方行游，

敢曰以公为逑。唯其义之，是以仪之；唯其尚之，是以像

之。

三大士像议

观世音像高一尺四寸，文殊像高一尺一二寸，面俱向

南，而意思实时时照观世音。独普贤像高一尺二寸，面正向

如观世音然，而趺坐磐石则如文殊。普贤与文殊二大菩萨所

坐石崖，此观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，俱相去一尺九寸。罗汉

等像俱高六七寸，有行立起伏不同。观音坐出石崖一尺三

寸，文殊、普贤坐出石崖一尺一寸。别有玲珑山石，覆罩其

顶，俱出崖三尺四寸，直至横断崖遂止。高处直顶穿山穴，

石崖自东来，至正中亦遂止。观世音旁有善财执花奉献。崖

又稍断，复起一陡崖，转向正中坐，坐文殊师利。又自西斜

向东，连生两崖：一崖建塔，一崖坐普贤。即此三坐。上

方，迢递逶迤，或隐或现，或续或绝，俱峻险古怪，则罗汉

等往来其间。用心如意塑出，用上好颜料装成，即有赏；不

则明告佛菩萨，即汝罚也。

时有众僧共见，曰：“崖上菩萨法身莫太小么？”和尚

曰：“只有山藏人，未有人包山。”后菩萨像出，和尚立视良

久，教处士曰：“三大士总名菩萨，用处亦各不同。观音表

慈，须面带慈容，有怜悯众生没有苦海之意。文殊表智，凡

事以智为先，智最初生，如少儿然，面可悦泽丰满，若喜慰

无尽者。普贤表行，须有辛勤之色，恰似诸行未能满足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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